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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宣晶

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主体演出项目、上海

芭蕾舞团原创芭蕾《大地之光》4月10日、11日在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作品讲述生于混沌之境的逐光

者为点亮世界而追逐光、播种光、最终成为“光”的故事。

《大地之光》首演于2022年，由上芭副团长、首席主

要演员吴虎生担任编导，主创团队大多为团里的年轻

人。经过几年的沉淀与积累，新生力量已经崭露头角，作

品历经打磨也更加成熟。“《大地之光》是传承也是突破，

更是上芭人对海派芭蕾艺术风格未来之路的勇敢探索。”

团长辛丽丽告诉记者，“上海之春”力推新人新作，《白毛

女》《红旗颂》《梁祝》等作品都从这个平台起步，走向了更

广阔的舞台。“我们准备好了，为‘上海之春’全力以赴！”

足尖起舞传递希望

是什么力量带领人们走出黑暗？“逐光者”“光”“守夜

人”三个具有鲜明符号性的人物，舞出了答案。《大地之

光》聚焦当代生活，从人们深陷困境时的内心活动切入，

将希望之力、信仰之力喻为“光”，赞扬生命的无畏、不屈

与顽强。

《大地之光》选用了德彪西和贝多芬的作品，特别是

将两首《月光》呈现在同一舞台上，让舞蹈与音乐进行了

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在充满未来感的舞台上，古典音

乐与当代芭蕾互相映衬，经典的TUTU裙、足尖鞋和时尚

服装形成反差，共同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击，借此

打破了时空界限。“《大地之光》兼具交响性和叙事性，古

典与未来在舞台尽情碰撞。”吴虎生告诉记者，作品的诞

生对年轻创作团队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突破。“当

我带领创作团队群策群力，一次次碰撞思想，将脑海中浮

现的想法不断地完善，和演员们在排练厅一遍遍打磨，最

终使《大地之光》呈现在舞台上，我感到无比满足。这就

是作为编导的乐趣所在吧！”

芭蕾艺术的独有语汇、德彪西的音乐、戏剧性的故事

结构和兼具古典元素与未来感的视觉设计，令《大地之

光》赢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舞剧先后斩获第二届

长三角专业舞蹈展演优秀创作奖、优秀表演奖，第十四届

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等殊荣。“首演以来，这部作品在

不断的完善下，愈加成熟。期待《大地之光》在‘上海之

春’舞台，向大家传递希望的力量。”吴虎生说。

新生力量初露锋芒

“总有一种力量在推着我前行。”上芭主要演员许靖昆

饰演“逐光者”，这位00后舞者对舞台充满了渴望与激

情。“《大地之光》告诉我，只要勇敢去尝试、去探索，保持好

奇心，就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看见不一样的色彩。”

上周，许靖昆刚登上“第七届上海舞蹈新人新作展

演”的舞台，与伙伴们一同演绎《大地之光》选段——《月光》《苏醒的大地》。“有点

激动，有点紧张。”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新人新作展演，“这个平台意味着更多展现自

我的机会，能让观众看到自己，让舞蹈圈的老师、演员同行认识自己。”

许靖昆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曾获南非国际芭蕾舞比赛少年组

男子古典舞金奖、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金奖。2019年，他从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

学校进修归来考入上海芭蕾舞团。2020年，吴虎生为许靖昆创作了独舞《惊蛰》。

在3分20秒的舞蹈中，他以极具刚性力量的肢体动作，表达了春天来临驱散病疫

的希望。“在学校里，老师们领着我跑；在团里，团长、虎哥和前辈们都推着我进

步。”许靖昆说，“他们就像光，照亮了我的前路。”

“以老带新、以戏带人，上芭通过每年百余场演出，让年轻人一步步成长为优

秀的新生力量。”辛丽丽说。经过舞台的历练，戚冰雪已升任首席主要演员，冯子

纯、郭文槿等逐渐崭露头角，王嘉力刚刚获得日本国际舞蹈大赛成年组金奖……

在这里，越来越多年轻演员用足尖绘出海派芭蕾的未来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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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电影音乐作品的现场音乐会往
往受到影迷与乐迷的双重喜爱，充分证
明了音乐在电影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地
位。前晚，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2024

上海音乐会在上下半场分别演绎了乔
治 ·格什温与约翰 ·威廉姆斯的作品，为
观众带来了难得一见的美国音乐盛宴。

整场音乐会从上半场偶有失误的略
显局促，到下半场回归电影音乐这一乐
团舒适区时的意气风发，总体呈渐入佳
境之态。马歇尔在这场音乐会中淋漓尽
致地展现了他作为指挥、钢琴家、管风琴
家的能力。在《蓝色狂想曲》《我有节奏》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三部作品中，马歇
尔以古典音乐的主题展开与变奏手法，
重新演绎了《蓝色狂想曲》的钢琴华彩
段，展示了古典与爵士融合的另一种可
能；在《我有节奏》中，他以管风琴独奏，
在格什温原作基础上进行即兴编创，呈
现了传统乐器的现代表达，管风琴恢弘
的气势与音乐中原本的活力乐观形成呼
应；《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开始时略显中
气不足的喇叭声，令舞台上下的人们不
禁含笑，这正是音乐会现场才会拥有的
体验——每次演出都是独一无二、无法
复制的聆听体验。瑕不掩瑜的上半场演
出烘托了一派轻松自在的氛围，不同于
欧洲古典音乐的严肃有序，乐手们对小
插曲的一笑置之展现了一种乐观包容的
精神。

下半场演出的曲目来自8部影史经
典，包括：《夺宝奇兵》《铁钩船长》《大白
鲨》《E.T.外星人》《辛德勒的名单》《哈
利 ·波特》《侏罗纪公园》《星球大战》。
《奇兵进行曲》中的小号独奏甫一出

声，印第安纳 ·琼斯英气逼人的形象便跃
然眼前。随后的《飞往梦幻岛》与《E.T.
外星人》的“飞行主题”继承了《奇兵进行
曲》中宽广浪漫的特质，弦乐组以充沛饱
满的情感勾勒出极具梦幻气息与好奇探
索氛围的音乐形象，将观众带入了彼得 ·

潘与E.T.的世界中。在这两曲之间，《大
白鲨主题曲》弦乐组的大量不协和音描摹
了三位男子捕猎食人鲨的惊心动魄，展现
了威廉姆斯创作风格的多样变化。
《辛德勒的名单》中“主题”与“回忆”

这两段配乐，作曲家以悲壮深情的细腻
旋律，写下对悲剧的哀诉与对暴行的诘
问。在乐团首席的小提琴独奏与乐队的
演绎下，绝望中的希冀，人性的光辉以及
恰如其分的演奏，都让观众席爆发了经
久不息的掌声。
《侏罗纪公园》的主题曲与最后的

《星球大战》主题曲，都有着威廉姆斯所
擅长的、美国电影音乐所钟爱的宏大史
诗氛围。音乐会最终以《星球大战》中的
《帝国进行曲》作结，马歇尔在这首作品
中引导观众与“全自动”演奏的乐队鼓掌
互动，全场气氛达到顶峰。

（作者为青年乐评人）

陈景舒

一场美式狂想的冒险之旅

“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

向岗位的”，类似的话，已在金融行

业任要职的赵辉们听师长嘱咐过。

现在，陶无忌们也穿上“白衬衫”

开启他们的职场生涯。两代金融

人，剧中的群像组，他们有时是彼

此的“前世今生”，又终将在职场抉

择与人生起伏里融于时代的演进。

电视剧《城中之城》4月9日在央

视一套开播，该剧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爱奇艺、上海兴格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共同出品。首播前两集便以酷

云实时1.98的峰值登上当晚全国黄

金档剧集收视率榜首。开播即热播，

导演滕华涛写实、严谨又细腻的视听

语言，白宇帆、于和伟、王骁、冯嘉怡、

涂松岩、陈瑾等中青年实力派的精彩

演绎，剧本在前几集铺陈的戏剧张力

等，都一一奏效了。而事实上，对于

有着题材稀缺性的《城中之城》而言，

创作者如何在几乎没有可借鉴范式

的背景下，写出当代中国金融发展的

即景，兴许才是剧作的最大看点。

开局过后，大剧气质初显：它

起笔职场，细细勾勒不同类型机

构、不同岗位金融人的成长蜕变、

人生抉择；它落笔时代，人的命运

走向、行业风起云涌的背后，时代

清晰在场。当创作者根植中国土

壤，在职场交锋中演绎普通人的悲

欢、人性的幽微，在行业跌宕中融

合大时代的缤纷，一卷关于中国金

融业转型发展的卷轴正在对理想的

守望中渐渐铺展。

以“人”筑城，由人性的
斑驳解码专业“门道”

金融，现实生活中距离观众似

乎并不遥远，从对私到对公业务，

从生活的柴米油盐到企业行业的发

展腾达，都少不了与金融业打交

道。但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而言，

在银行、证券、信托、投行等各色

机构环环相扣、国内国际市场风云

激荡的气象中，金融又是普通观众

不甚熟悉的江湖。

创作的难题就这样来了。一个

观众一知半解却又息息相关的领域，

既要在故事推进中写出圈内人认可

的内行感，也要为看不懂门道的外行

人写出科普感。严谨专业与通俗易

懂间，最好还能见微知著四两拨千斤

地写透行业不足为外人道的乾坤，如

此才能引人入胜。

不同于原著小说以陶无忌为第

一视角，电视剧《城中之城》从一开篇

就亮出群像架构。前两集中，围绕一

场瞬息万变的金融战，两代主要角色

悉数登场。那天，陶无忌憧憬着他在

深茂银行的职场新旅程。同一时间，

分行行长戴其业找到支行行长、他的

徒弟赵辉，商量如何为危机中的民企

嘉祥集团护航。他深知无法违规用

银行的钱去救市，可又不愿眼见民企

被国际资本恶意打压，几番思量决定

铤而走险，通过信托通道解企业燃眉

之急。怎料，好心被信托方利用，戴

其业本人因此意外殒命……

一场葬礼，当年的四大“门徒”尽

数到场。剧作借师母的嘱托、四人饭

局上的谈话，将各自职业身份与性格

底色和盘托出：支行行长赵辉守正自

持，华东审计部负责人苗彻胸中有格

局，支行对公部的高管苏见仁是性情

中人，而信托公司老板谢致远则精明

能干、利益至上。再往外，一名行长

的离世激荡起层层涟漪，银行、信托、

民企等多元角色纷纷入局，小城青年

陶无忌、向往摩登生活的田晓慧、家

有渊源但又不甘只靠家庭的程家元

等新生代金融人也在不自觉中与风

暴中心渐行渐近甚至交错相遇。在

此过程中，新生代有他们的职业理

想、物质追求、价值认定、情感所求，

上一代金融人亦有他们的底气、铠

甲、诱惑与软肋。

作为迄今为止展现金融群像谱

系最为完整的当代都市剧，《城中之

城》早早以“人”筑城。剧中的城，既

是物理空间的金融城，更是复杂人性

筑造的城、内心欲望垒起的城。正是

编导演从普遍的人性、人格、人情、人

道四维立住了“人”，感同身受的观众

得以从斑驳的人性进入，随剧情步步

解码金融专业的“门道”。

以“理想”守城，透视中
国金融发展的时代脉络

闯过信息量高度浓缩的前两集

后，现实主义创作布下的线索渐渐汇

拢收束。故事主线与内核的明朗，让

主创兢兢业业埋伏的细节能迅速映

照出主题立意。

故事的前半程，赵辉是陶无忌的

职业偶像，是刚正不阿的苗彻眼中可

信赖的伙伴。四大“门徒”的饭桌上，

他以“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回应

对晋升路的势在必得，有自爱更有自

矜；他也用“不想，不用”回绝谢致远

抛出的女性试探，阐明内心坚定。可

行长的风光背后，女儿赵蕊的眼疾已

到了治疗的最后窗口期，巨额手术费

终究成了为人父的心头大患；同时，

自信凭本事吃饭的职场路或许出现

变数。外部与内在的环境悄然转变，

人生的逶迤起伏间，身为商业银行当

家人的他眼看落入幕后操盘手的围

猎陷阱。

“我们这行就像一件白衬衫，再

怎么爱惜，它总是会慢慢变黄、变

黑。”曾经，赵辉对苗彻和陶无忌都坦

诚相告，“但我们还是要非常爱惜它，

让它发黄变黑的时间来得越晚越

好。”可以想见，人物心中将会升腾起

反复追问。金融改革，是戴镣铐的舞

蹈，还是结果导向的“创新”？利益与

信仰冲突，是坚守理想还是随波逐

流？常在资金河边走，能否不忘初心

不湿脚？同侪一场的苗彻与赵辉，谁

能经受住原则的考验？眼见偶像、好

友一步错步步错，掩饰或彻查，哪个

才是真正的情分？滕华涛说，希望剧

中能塑造出西西弗斯般的人生逆旅，

“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触动观众

对行业伦理、职业道德、人生方向的

思考”。

事实上，剧中人之所以能让观众

代入，时代的真实触感才是共情的最

大土壤。有网友注意到，今年以来，

央视已接连播出三部带有金融元素

的电视剧。开年的《繁花》再现了上

世纪90年代中国股市从荒芜中崛起

的惊涛骇浪；收官不久的《追风者》由

上世纪30年代的金融战线道出了为

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样

以金融为线索的《城中之城》，既在行

业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承接了前两部

中的疾风劲草、理想主义，更进一步

对接了当代中国金融发展的时代脉

搏。以开篇的一连串戏剧冲突为例，

收紧监管，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国

家对民营企业、对科创产业的扶持

等，凡此种种时代发展的注脚都为剧

情推进提供了底层逻辑。

在此意义上，《城中之城》 以

“理想”守城，其实是在两代银行人

的人生抉择中，浓缩了中国金融业

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坚持发

展为民的价值导向。正如滕华涛所

言：“我希望通过把金融从业人员的

职业抉择和命运起伏，与建设国际

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相结合；希望

塑造一批坚守职业道德、维护金融

秩序的青年群体形象，用艺术创作

去直面转型中的中国金融体制，去

展望终将实现更好、更健康发展的

中国金融行业。”

上海出品电视剧《城中之城》登央视一套，开播即热播

起笔职场落笔时代
在理想的守望中铺开发展画卷

■本报记者 王彦

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的上

海出品电视剧《城中之城》，改编自

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肖澜的同名小

说。该小说首发于2018年 《收获》

长篇专号 （夏卷），曾获评中宣部

2018年十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

作为一名70后上海作家，从《城里

的月光》 到 《乘风》，从 《城中之

城》再到《心居》，滕肖澜总是在写

上海。她笔下的“城中之城”与以往

作品里的城市有何不同？对于小说改

编成影视剧，她持何种态度？电视剧

热播之际，本报记者对话原著小说作

者滕肖澜。

记者：继《心居》后，这是您第二次
和滕华涛导演合作。作品从纸上文本

转换成荧屏影像，内心会忐忑吗？以

前听到有作家“吐槽”：“电视剧火了才

带动小说卖得好”，您怎么看？

滕肖澜：小说和剧集是不同的两
种艺术表达形式。这次主创团队有着

丰富经验，我相信他们会从专业角度

出发，遵循戏剧改编本身的特点和规

律，进行二度创作。

的确，电视剧如果播得好，可以提

高小说销量，这是双赢的过程。但对

于小说作者来说，这似乎不应该去多

考虑。无论何时，心无旁骛的写作才

是一切的根本。

记者：不同于您大部分小说穿梭
百姓弄堂家常，《城中之城》转向金融

专业领域的摸索，写作带来的挑战是

什么？回头看还满意吗？如果当下再

写，会加入什么新线索吗？

滕肖澜：小说从2015年开始计

划，接着去银行蹲点，再是构思、动笔，

到2017年底全部完成，距今确实有一

段时间了。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和专业

性，创作难度是我迄今为止最大的。

我对自己定的目标是：专业上不能有

硬伤。当时学习了很多文件和实际案

例，与工作人员们同进同出，听他们交

流，打成一片，就是希望自己完全融入

环境；在架构故事和人物的时候，让金

融背景自然而然地展露出来，不是硬

邦邦的，更不能是虚假的。

值得庆幸的是，完成初稿给其中

两个银行员工看，他们都表示“蛮像

的”。这给了我很大鼓励。回头看，已

经过了好几年，金融政策和相关背景

都有了变化，如果我再写一次，肯定会

重新采风蹲点，找出新的切入点。对

于当代作家来说，直面变化、转型中的

现实，呈现当下复杂的生活是一种挑

战，在不断挑战自我中会获得成长。

记者：小说以上海陆家嘴金融城
为背景，展现了银行新人、支行副行长

以及审计负责人之间围绕利益与初心

的激烈对决，有挣扎、有坚守。如何以

两代从业者视角，将繁复的金融行业

构架搭建起来？

滕肖澜：金融之城里的顶峰博弈，
也是两代金融人的信念对决。高楼之

下，阴影遮不住的是人性发出的微

光。小说没有过多着墨于实际金融操

作 过 程 ，更 注 重 于 写 金 融 城 里 的

“人”。写人在面临重大抉择时的命运

走向。

归根到底，写金融和金融人，写上

海，写上海人，其实就是写中国，写中

国人。希望读者们看完书，会感慨人

性的复杂，以及个体的微小与强大。

记者：您曾说希望笔下的上海“是
真实的、感性的、值得尊敬的。她不仅

仅是一座城市，而更是一个信念、一份

希望、一种精神”。会担心自己被贴上

“地域写作”的标签吗？

滕肖澜：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
人，如果说石库门里的“上海”，是

原生态的、单纯的、感性的，那么

《城中之城》里的“上海”，相对更加

多元、更加理性。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去多想的

人。因为身在上海，对上海比较熟悉，

自然而然地就会写上海。至于标签、

流派那些，说实话从来没有考虑过。

我只写我想写的，说我想说的。写作

让我快乐，也让我沉浸其中。

上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有

时候作者写什么主题，从什么角度切

入，往往是很偶然的。仿佛一下子跳

出来。可一旦跳出来了，就会立刻认

定：这是我想写的。这种偶然性可能

就是文学的魅力，像在跟作者捉迷藏，

很有意思。

记者：小说里有个意象，说人生好
比白衬衫，这是否也传递了您对金融

人物群像的价值底色——人生既无奈

又很有魅力，但没有试错的机会？

滕肖澜：“白衬衫”确实有隐喻
的作用。因为纪律守则与实际操作之

间，往往是有着一些可进可出的地

方，松一松紧一紧，都是真金白银。

从小说的角度，这其实就是最值得写

的地方。

人生也是如此，有摆得上台面的

道理，也有摆不上台面却又被大多数

人认可的道理。后者写起来肯定比前

者更有意思。所以写金融题材小说，

一方面要把是非对错辨清，另一方面

也要把人性夹缝里那些一言难尽的东

西，尽量地展现出来。期待演员们的

精彩“飙戏”。

对话《城中之城》原著小说作者、上海作家滕肖澜

“心无旁骛的写作才是一切的根本”
■本报记者 许旸

原创芭蕾舞剧《大地之光》讲述逐光者为点亮世界而追逐光、播种光、最终

成为“光”的故事。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城中之城》以“人”筑城，展现金融群像谱系。 制图：李洁


